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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试图构建全面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机制。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发展环境3个维度分别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主阵地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利用其26个城市2013－2020年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测度其区域一体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以数字经济中的资本、技术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等3种要素，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从细分维度看，完善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推动数字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发展环境建设能够有效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2）3种要素对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有显著正相关作用，其中人力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最为显著。因此，应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数字产业、构建良好数字发展环境，加大对数字相关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提升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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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修缮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grasp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 goal to realize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stud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region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2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3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allocation, deeply explores its mechanism. The research finds as follows: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division,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digital industry and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2) The three production factors of digital economy including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npower,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manpower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effect. Therefore, we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vigorously develop the digital industry, build a good digit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crease investment in digital related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s,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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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注意根据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且文内标引和文后著录一一对应】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得益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1）》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45万亿元，占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40%【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的无边界扩张和边际成本递减的特征使得生产要素数据化，减少空间距离对经济活动的限制，由此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1]【根据前文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注意文内文后一一对应。下同】，形成由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不同区域依托自己的资源优势独立发展的新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强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具有发展优势地区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坚实、条件较为成熟的主阵地之一，其产值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上述数据是笔者自己算出来的吗？如是，交代清楚，并说明是依据什么计算出来；如非，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并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且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发展对象。《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从发展新格局、协同创新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划。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其有效专利占全国1/3左右，拥有开放口岸46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60%【上述数据是笔者自己算出来的吗？如是，交代清楚，并说明是依据什么计算出来；如非，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并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且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实现重大基础设施基本连通、公共服务初步共享，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基础。因此，在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背景下，系统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在长三角城市群这一特定空间范畴内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完善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建设，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稳中向好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相互作用及影响机制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
（1）数字经济研究与评价机制。在“数字经济”的概念方面，陈晓红等[2]、柏培文等[3]认为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和数据为关键要素，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5G技术、云计算、互联网以及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用数字技术对创新的驱动为牵引的新型经济运行范式，这一界定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多数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集中在省级层面，如刘军等[4]、韩兆安等[5]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进行测算与分析，少数研究对地级市层面的数字经济进行测算，如赵涛等[6]、徐维祥等[7]基于城市的经验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然而，鲜有研究从区域划分的城市群视角对数字经济进行研究。就测算思路而言，现有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综合指标评价法，如Bukht等[8]、姚战琪[9]从数字营销、数字技术、创新技术市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化发展等方面对地区数字经济进行综合评价；二是单一指标评价法，如蔡跃洲等[10]、Barefoot等[11]以数字经济行业的增加值作为其代理变量。然而，由于对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及统计范围的理解不同，研究的测算标准与结果各有差异。
（2）区域一体化研究方向与作用机制。有关区域一体化的内涵，陈婉玲等[12]认为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本质上是逐渐破除要素在区域内不同地区流动壁垒或达到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状态的过程。学者们在对区域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时，基于对区域一体化的理解不同构建的指标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如千慧雄[13]以地区的实际产出与完全一体化下理论产出的距离作为地区区域一体化程度测量指标；张可[14]认为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市场分割现象越严重，一体化的程度越低，并利用相对价格法测算市场分割指数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代理变量；而陈红霞等[15]、周江燕等[16]、刘志彪等[17]的研究则分别从政治、经济、市场、竞争等方面构建区域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此外，眭芷琪[18]从社会、空间、市场3个维度设计了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货物流动等19个指标，并以滇中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该指标体系具体丰富、数据容易获得，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但目前有关区域一体化的影响路径及存在问题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如刘志彪等[19]的研究。

（3）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交互影响。已有相关研究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王庆喜等[20]用省域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资本流动和物流设施对于区域一体化的正向影响；王玉等[21]则强调生产要素中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中介效应，在区域最终配置平衡性方面【表意不明】有重要作用；而吴福象[22]对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长三角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典型推广经验，强调了长三角地区“两翼”产业带和园区合作中的数字经济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内在机理角度解释了数字经济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具有正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资本流动、区域合作与要素配置是很重要的内在因素，然而已有研究多将劳动力要素定义为所有劳动力，如马中东等[23]的研究，实际上，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影响更大，并且除了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之外，技术要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综上，本研究试图构建全面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相关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发展环境3个维度测度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利用面板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整体和不同维度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以及数字经济中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以验证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机制。

【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试图从以下三点进行创新：（1）构建更为全面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以及区域一体化进行综合测度，为全国不同区域发展的评价提供参考；（2）用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的方式研究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影响；（3）分析数字经济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中介效应过程，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机制。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水平
数字经济依托于科技水平的进步，通过消除城市间的区位阻隔，加快信息及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速度，使各生产要素在城市间进行动态优化配置，从市场、空间、社会3个维度将特定区域内的城市空间有机链接，促进城市间的区域协作与配套发展，形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区域经济发展体，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
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由此得到显著提高，释放了大量人力资源和资本进入其他产业，促进城市间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城市发展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此外，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令货物在区域间的周转更加方便、进出口贸易更加便捷，推动了区域间的市场一体化。
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邮件服务、同城速运服务提升商品运转效率，降低城市间空间阻碍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供应链体系的数字化水平。供应链环节的数字化加快了商品运输，提高了交通出行效率，使得信息在城市间的传递更加迅速，缩短了交流所需时间，推动了区域间的空间一体化。
第三，政府机构使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行政管理，通过数字技术建立与市民的信息沟通与互动平台，简化办公流程、审批手续，与其他城市的管理者进行相互交流、共享各类信息，不断完善发展电子政务平台。此外，数字经济通过使用创新技术，节约资源、提升产业效率，降低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例如，使用智能监测仪器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网上问诊简化就医流程，线上教学平台和知识获取途径增加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加对全球资讯的了解，进一步推动区域间的社会一体化。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从细分维度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环境对区域一体化有正向推动作用，能够有效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3.2 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
3.2.1 资本要素配置
电子支付替代现金交易降低了空间与时间阻隔，提升现金流动速率。通过电子支付技术的不断创新，实现资本的充分流动与效率提升，资本要素使用效率大幅提升，匹配效率动态调整，令产业的规模效应进一步提升。同时，资本投入数字技术的基础研究促进数字技术进一步发展，与区域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发展。通过数字化工具能快速评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大幅提升投资决策效率。数字技术的跨区域管理和协调特点可以降低跨区域和行业的企业进行全球供应链整合的难度，降低管理及运营成本，从某种程度上提升欠发达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缩短欠发达区域经济体与发达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差距，实现不同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整体提升。
3.2.2 人力要素配置
根据新古典理论，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增加经济【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从生产制造行业来看，劳动力一般是指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但数字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与单纯体力劳动不同，需要高度发展的智力劳动。Maji等[24]、廖信林等[25]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本研究中的人力要素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通过使用互联网工具，使得人力要素能够在不同城市之间无时间滞后地进行切换，缩短因不同城市差异导致的区域阻隔，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网络贸易平台等方式链接供需不同产地，带动信息不完善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带去更多知识、技能，削弱区域间的教育水平差距，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
3.2.3 技术要素配置
技术是推动科技发展的第一动力。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长期发展，而技术扩散同样可以通过刺激规模效益增加从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在科技发展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当今社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城市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应用，其中专利产出与商业化应用是技术能否成功在企业间流转的重要衡量指标。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快速学习新技术，提升自身发展水平与转型成功率，追赶发达地区的脚步，从而缩小技术配置在地区间的差距，推动整个国家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经济的资本、技术和人力等3种生产要素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有显著正相关作用，加大对数字生产要素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
4 研究设计
4.1 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构建区域一体化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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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regionalit、digitalit分别表示i城市t年的区域一体化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nit表示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地区外资依赖度（Outit）、金融水平（Depositeit）、工业水平（Industrialit）以及基础教育水平（Primaryit）；β和γ表示相关变量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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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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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机制，探究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参照温忠麟等[26]的做法，建立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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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3）中：Qit代表系列中介变量，包括资本（Assetsit）、技术（Patentit）和人力（Seniorit）要素配置；β1为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及人力要素配置的估计系数；θ表示中介变量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若式（2）中的β1显著，则证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影响资本、技术和人力要素配置；若式（3）中的θ通过显著性检验，而β2的数值减小或变为不显著，则说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变地区要素配置的方式影响区域一体化。

4.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区域一体化水平。借鉴刘志彪等[19]的研究，从市场一体化、空间一体化、社会一体化3个方面对区域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其中，市场一体化包括货物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贸易依存度、产业结构等5个方面；空间一体化用高速路网建设、信息流动、人口流动表征；社会一体化包含生态可持续、医疗卫生及教育水平3个维度。同时，为保证指标权重的客观性，避免指标之间存在信息重叠，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个指标进行赋权，具体见表1。
表1  区域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市场一体化
	货物流动
	货物周转量
	亿t·km
	7.23%

	
	
	货运总量
	万t
	8.45%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10.47%

	
	居民消费水平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0.51%

	
	贸易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4.14%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
	
	9.85%

	空间一体化
	高速路网建设
	高速公路总长度
	km
	8.72%

	
	信息流动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7.64%

	
	人口流动
	客运总量
	万人
	6.54%

	社会一体化
	生态环境可持续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亿元
	7.53%

	
	公共教育事业
	教育财政支出
	亿元
	9.77%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卫生财政支出
	亿元
	9.15%


（2）关键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水平。参照赵涛等[6]、王玉等[21]的研究，从网络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发展环境3个维度和6个指标进行测度，各指标的权重如表2所示。
表2  数字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网络基础设施
	移动电话用户数
	万户
	17.66%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17.76%

	数字产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数
	万人
	16.29%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16.97%

	数字发展环境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13.72%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万户
	17.63%


（3）中介变量：包括资本要素配置、人力要素配置和技术要素配置。基于数据可得性原则，参考王家庭等[27]的研究，采用流动资本总量来衡量资本要素配置，以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来衡量人力要素配置以及利用专利授权数来表征技术要素配置。
（4）控制变量：金融水平，利用地区金融机构年末存款总额衡量；基础教育水平，采用小学在校学生人数表示；工业水平，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度量；外资依赖度，以外资投资企业数量作为其代理变量。
4.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各省市的历年统计年鉴。此外，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来自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3。

【表3中，各变量含义在前文已表述清楚了，无须赘述】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egional
	区域一体化
	208
	5.313
	0.726
	3.657
	7.066

	digital
	数字经济
	208
	10.300
	0.839
	8.929
	13.890

	Patent
	技术要素配置
	208
	2.046
	1.947
	0.100
	10.050

	Senior
	人力要素配置
	208
	14.730
	19.480
	0.570
	87.780

	Assets
	资本要素配置
	208
	0.467
	0.531
	0.010
	2.620

	Out
	外资依赖度
	208
	0.041
	0.073
	0
	0.320

	Deposite
	金融水平
	208
	1.196
	1.971
	0.050
	12.330

	Industrial
	工业水平
	208
	0.352
	0.250
	0.020
	1.100

	Primary
	基础教育水平
	208
	31.100
	18.830
	3.830
	83.000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基准回归分析
利用上述回归模型对H1进行验证，结果见表4，其中列（1）和列（2）分别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前后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估计结果。由表4可得，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地区金融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区金融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而基础教育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反而会抑制区域一体化进程。
表4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Regional（加入控制变量）
	Regional（未加入控制变量）

	digital
	0.987***(22.08)
	1.165***(9.83)

	Out
	
	1.390(1.34)

	Deposite
	
	0.057*(1.95)

	Industrial
	
	−0.270(−0.73)

	Primary
	
	−0.013***(−3.15)

	cons
	5.050***(21.06)
	4.484***(9.03)

	N/个
	208
	208

	R2
	0.729
	0.746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F
	487.4
	107.6


注：1）括号内的数据为t值；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下同。
5.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增强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以替换变量的方式检验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见表5。
（1）替换被解释变量。将区域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替换为城乡居民储蓄总额，用新的区域一体化水平（T-regional）替换之前计算的区域一体化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2）替换关键解释变量。以信息传输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T-digital）作为关键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重新进行模型估计，数字经济水平与区域一体化水平之间依然为高度正相关关系，再一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替换控制变量。利用实际使用外资数额（T-Out）代替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的列（4）。可见更换控制变量之后，并未改变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方向和显著性，进一步佐证了结果的准确性。

表5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regional

	
	替换被解释变量
	T-regional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控制变量

	digital
	1.165***(9.83)
	1.014***(22.66)
	
	1.075***(9.91)

	T-digital
	
	
	0.215***(7.39)
	

	T-Out
	
	
	
	−0.003(−0.88)

	Out
	1.390(1.34)
	−2.188***(−5.57)
	−3.216***(−3.18)
	

	Deposite
	0.057*(1.95)
	0.077***(7.01)
	0.032(0.95)
	0.124**(2.16)

	Industrial
	−0.270(−0.73)
	1.012***(7.30)
	2.551***(7.42)
	0.221(0.81)

	Primary
	−0.013***(−3.15)
	−0.003(−1.62)
	0.003(0.84)
	−0.013***(−3.12)

	cons
	4.484***(9.03)
	9.155***(48.82)
	9.032***(101.61)
	(10.25)

	N/个
	208
	208
	208
	208

	R2
	0.746
	0.970
	0.700
	0.74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107.60
	1 184.00
	85.60
	106.80


5.3 细分维度检验
由表6可得，基础设施（base-dig）、数字产业（indu-dig）和数字发展环境（soc-dig）对区域一体化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此三者对区域一体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H1。其中，数字发展环境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最大，可能是因为数字技术给社会带来的便利较大地提高了区域的经济水平，减少了地理距离对区域发展的限制，从而更大程度地促进了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升。
表6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影响的细分维度检验结果
	变量
	regional

	
	基础设施维
	数字产业维
	数字发展环境维

	base-dig
	0.778***(6.13)
	
	

	indu-dig
	
	0.357***(7.62)
	

	soc-dig
	
	
	1.248***(10.40)

	Out
	1.132(0.90)
	−2.933***(−2.92)
	0.410(0.42)

	Deposite
	0.093***(2.85)
	0.145***(4.95)
	0.038(1.30)

	Industrial
	−0.052(−0.11)
	1.493***(4.56)
	0.380(1.17)

	Primary
	−0.009*(−1.88)
	−0.002(−0.46)
	＞−0.001(−0.09)

	cons
	6.713***(15.56)
	8.776***(82.56)
	5.050***(12.14)

	N/个
	208
	208
	208

	R2
	0.677
	0.705
	0.757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F
	76.71
	87.40
	113.70


6   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路径，利用上述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对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数字经济对3种要素配置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优化要素配置；而将中介变量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模型时，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依然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要素配置3个维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要素配置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此外，3种要素配置变量的加入使得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程度发生显著变化，说明3种要素配置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H2。其中，人力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最大，技术要素配置次之。综上可得，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升。

【表7内栏题中关系指代不明，表格缺乏自明性。参照以上类似表格修改】
表7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影响路径估计结果
	变量
	regional

	
	regional
	Assets
	regional
	Senior
	regional
	Patent
	regional

	digital
	1.165***(9.830)
	0.544**(0.179)
	1.008***(0.110)
	0.460***(0.001)
	0.929***(0.136)
	0.322***(0.027)
	0.958***(0.115)

	Assets
	
	
	0.289***(0.067)
	
	
	
	

	Senior
	
	
	
	
	0.513***(0.003)
	
	

	Patent
	
	
	
	
	
	
	0.643***(0.0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4.484***(0.497)
	4.142***(0.046)
	5.133***(0.459)
	4.112***(0.040)
	5.434***(0.562)
	4.179***(0.045)
	5.418***(0.487)

	N/个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R2
	0.746
	0.870
	0.794
	0.901
	0.760
	0.877
	0.78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促进数字基础建设发展、推动产业创新和提升数字发展环境水平均可以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且数字发展环境的效应较大。（3）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加以提升，加大对数字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优化配置能够显著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其中资本、人力和技术要素的投入程度与区域一体化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效应，人力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最大。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4点政策建议：
（1）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新技术的投入，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抓住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期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加大对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技术、新理论投入，促进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响应建设数字发展环境的号召，将数字技术与人们的工作生活融合应用，提升社会幸福感与参与度，建立完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步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国内不同区域经济的紧密度与协调互动性。

（2）完善资本配置机制，协助资本集中城市的资本有序扩张【表意欠通达】，引导资本进入欠发达区域参与转型发展建设，多渠道完善不同区域资本发展使用机制，优化资本在不同区域间的配置机制，用行政加市场的方式推动资本要素在不同区域、城市和产业间有序流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负向影响。
（3）保护创新知识产权，优化数字技术创新环境，增加发明专利产出，提升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应用水平，积极推动前沿性、创新型科学技术转化，让技术创新要素投入研发出来的成果真正应用到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中，推动技术创新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核心与主导作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4）加强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增加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在人才激励上，完善研发与应用人才的成果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增加对创新人才、应用团队的分配激励；在人才储备上，加大对培训和梯队建设方面的基础投入，完善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机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专业化高端人才团队，为未来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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